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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六○　由公转私

慧明辞过渊明，心里又害怕起来，溜出招待所，逃至校道，满以为安全了，谁知在花圃旁遇到方教授，像犯了罪似地让路，并说：

「方教授，您好！」
方教授望了她一眼，没说甚么，继续走他的路。他来带渊明去他家吃饭，渊明说：

「您来得正好。」

慧明走了以后来，不是来得正好么？方教授刚认识她，因此半路渊明绝口不谈她，想称赞她，也强忍住。忍住不说闲话难，忍住不称赞她更难。

方教授在厨房里跟夫人说半路上看到慧明，慌张鬼祟，十有八、九是从六栋楼出来的。因此吃饭的时候，方夫人对渊明说：

「今天你要痛快地吃一顿，我知道你单身，一定会替你介绍女朋友。来，干杯！」

渊明喝了半杯，笑着说：

「我喝酒是逢场作兴。每次只喝剩下的一半！」

方夫人不知他笑甚么，说：

「让我先介绍班上的学生。李亚冰从广州来，你是知道的。她在广州有一个很要好的男朋友，听说快要结婚了。陈慧明来自北京，也有一个要好的朋友，听说也快结婚了。善文娟的男朋友是另外一位同学，我忘了他的姓名，他们都来自河北。」

方教授说：「他叫常小齐。」

方夫人说：「对了，常小齐，我怎么不记得了？！他是孙教授最得意的门生。还有一位学生叫张隽，来自武昌，听说已快嫁人，迟几天才到。」

这样介绍学生，可谓别开生面，她没介绍另外几个男生，不是在劝渊明不要动女生，是甚么？她不知渊明不会故意动女生，也不会故意不动女生。方夫人继续说：

「我们的国情和加拿大不一样。女孩子一旦有了男朋友，别人是不能碰的。如果碰，便会像过街老鼠，遭人喊追喊打①！」

方府请客似已变为鸿门宴，渊明故意谐谑：

「在加拿大，女子没有男朋友也不能碰，碰了会被告性骚扰。传统上，地球和月亮相处，地为阳，月为阴。现在你们男追女，男的是月亮，女的是地球，一无所有，也是追定了，不允许有第二个月亮出现，供地球挑选。另外，我游过神州不少地方，看过不少老鼠，并不曾见人追打。有的老鼠和人相处无间，横过人行道散步。像对付老鼠一样「喊追喊打」，相当于「不追不打」。来，让我们为不追不打干杯！」

说完，举杯向方教授敬酒。方教授夫妇不得不跟他碰杯②。干杯以后，方夫人替他斟酒。但他说喝完了再加。方夫人不跟他辩，把话匣子转入正题。今天没请人作陪，本意在此：

「我们有许多赚钱的门路，只欠资金。不知黄教授肯不肯赏脸，和我们做合资生意？」

「我是读书人，没有多少钱，也不会做生意。你们为甚么不去找工商界的华侨来合作？」

「资金多，做大生意，资金少，做小生意，十万、八万美元也可做生意。」

「你们想做甚么生意，有没有牌照？」

「牌照快拿到，甚么生意都可以做。」

渊明以为可以任他挑选，说：

「八万美金开个店卖文房四宝，起名清黉斋，我倒有兴趣。」

「你不了解国情。在中国甚么能赚钱，就做甚么生意。我的儿子能得到最快的信息。有了信息，便可以低买高卖。」

「怎样结帐呢？」

「很简单。把你的八万美元向政府注册，以后每年赚钱，一部分对分，一部分加入投资。开始几年，连本带利，全部投资，以利滚利③。」

「亏了又怎样摊分呢？」

「不会亏的，以低价买入，高价卖出，怎么会亏④？」

「事情要就不做，要做就得认真。你们先去起草公司法，以后再谈！」

方夫人想，公司法不过是一张纸，说：

「让我们为做合资生意干杯！」

三人举杯，渊明又饮剩下的一半。方夫人为他斟酒，他还是说喝完以后再加。方夫人道：

「你也太不领情了，你的酒所剩无几，还不干杯？」

「我说过喝酒只是逢场作兴，每次喝不过半。」

吃饭的时候方教授不断地抽烟，熏到渊明咳嗽，不仅不停抽，竟然劝告他：

「你要多休息，以免伤风感冒。夏天无故咳嗽，是身体虚弱所致，应多锻炼，增加抵抗力。」

渊明没办法。饭后不久，便借故告辞，打道回府，一日劳累，未洗澡便倒睡在床。

亚冰呢？昨夜看《游子情》，今晨又为「尿梦」吓醒，所以精神有些虚弱，演讲前洗了一个冷水澡，加上准备充分，表现得不错。只是至演讲完毕，便逐渐不支，独个儿回宿舍休息。累意催人睡，直到慧明回来换裙，才把她从梦中叫醒。这一叫非同小可，朦胧中又以为湿了床，验证以后，知是女儿家的事到了，赶快起床。虽然电视广告在露骨地宣传，用某某牌卫生巾，月事来了一样可以自由自在，对她来说，却不是这么一回事。她怀疑广告里女孩的笑容是在月事没来以前拍的。

慧明道：「我们一起去吃饭？」

「我不舒服，你一个人去吧！」

「今早你不是好好的？睡了一觉反而不舒服，是不是倒霉了？」

亚冰点头，女孩子不想男孩子知道，用隐语来形容月事，倒霉是其中之一。香港人讲吉利，不会这么说。亚冰点头。

「倒霉也得吃。不吃会弄坏身体的。你应吃含铁的热食。我妈妈用当归炖补品给我吃，很有用呢！」

亚冰觉得她说得有理，硬撑着身体，和她挽手走出宿舍。慧明道：

「善文娟到哪儿去了？」
「她跟常小齐在一起。」

「你是说他们在谈恋爱？」

「大家都知道，不是甚么秘密。」

慧明心想，同是一件事，有人守密，有人不守密，有人大公开，甚至自我渲染。她说：

「我佩服她！」

「你刚见她没多久，佩服她甚么？」

「佩服她不守密。」

「他俩念师范的时候便已认识，已熟到能吵能闹，不能分也不能合的地步。你多住几天，自然会明白。」

慧明细嚼她的话。唔，为别人不能分，为自己不能合，这便是男女相处的终站。自己会不会走上这条路？是不是也进入了不能分的阶段？

两人出门不久，便遇到彭一中。今早，他发表想象力的时候，看见了新来的女生慧明。他不像渊明那么专注，能口眼并用。慧明打扮出众，头发烫得很帅，可说是静中带动，黑中带柔。她的上衣呈浅红色，远看不知是丝做的，还是麻做的。衣薄可见内衣，凸出了可以入画的胸脯。衣下的裙子大部分被书桌遮住，但他擅于画画，能用上身的比例，推断出看不见的部分，一如《西厢记》里的张生：虽然崔莺莺衣长过脚，仍能从她婀娜不胜的走态，推断出她有一双三寸金莲。他把坐在位子上的慧明站起来，略加皴染，白裙招展，冒出一朵花。她的脸庞并不艳丽，但经过理发师和他的处理以后，已足劳动群蜂。她身怀一种不可说的魅力，不去招惹人，人也会被招惹上⑤。她的魅力敲动了他的心鼓，加上反复思虑，鼓声愈震愈响，震到自己和自己共鸣起来，难以自持。他不仅替她画了像，还捕捉了她的风韵。他从常小齐那里得知她和亚冰都住在善文娟的房里，于是在开饭之际，把自己推到女生宿舍附近，算准她会从这条路走去饭堂。她说：

「这么巧，在这里遇到你。」

对亚冰和慧明来说，遇到他可真巧！他说：

「老马识途，我带你们去饭堂。」

于是两人行变成三人行。饭堂一日三餐的时间有严格的规定，迟来吃冷饭冷菜，再迟没得吃。因此一到开饭的时候，大伙儿蜂拥而至，空无一人的饭堂，忽然挤得水泄不通。善文娟和常小齐也都来到，与三人同桌共食。吃饭的时候，彭一中借「方便」去门外重新皴染慧明的画像。谈话中常小齐道：

「李亚冰，你今早的演讲真不错！」

「是黄教授的功劳。」

彭一中已回，低声跟慧明说：

「黄教授喜欢上亚冰了。」

亚冰瞪着他，显出不高兴的样子。慧明不反对他的话，人是自私的，有人替她背黑锅，她不必害怕了。亚冰腰疼，没吃完便带着碗筷回宿舍去了。不久，善文娟和常小齐也去了。剩下慧明，彭一中见机会来了，岂肯放过？说：

「你初到本校，我带你去参观一下。」

慧明怕别人说他和渊明好，不愿意跟他在校道上同行。和彭一中则没有这份感情，没有这份惧怕，同意与他同行⑥。彭一中性急，几乎想说：「早上我初见你就倾心；现在我再见你就有意。」但想到不可一画求成，说：

「你的头发是哪里烫的？真帅！」

她没想到他从「头」说起，说：

「是到西安以后才烫的，应该感谢理发师。」

「不是。你看过夏萍主演的电影《罗马假期》吗？理发师替夏萍理发以后，便爱上了她，他不相信自己的手艺能理出这样漂亮的头！」

他谈恋爱如唱山歌，怎么慢，还是比人快，奢想在山歌唱完以后便和她结为牛郎织女。他的爱意沿着她的卷发溜滑，只可惜她不应，说：

「理发师收了我的钱便走了，可见我的头比不上夏萍的头！」

「不是你的头比不上夏萍的头，是你的理发师比不上夏萍的理发师。」

慧明不愿他盯住她的头，说：

「刚才他们说你是孙教授的秘书。你可真是年青得志呀！」

一中顺势自我介绍：

「年青得志说不上。我出身农家，后来考入军校，历经不少艰辛，才辗转到孙教授门下。今年我已三十一，没结婚，又没女朋友，怎么说得上得志？当然，能为孙教授处理杂事，也算是我的运气。我是画画的，希望藉理科文凭出国，到巴黎去观摩艺术。法国人的浪漫，充分表现在画画及时装设计上，我到法国那天，才能说是得志。」

「这么说，你是文、理、武三全呢！」

说完，想起另一位跨行人物。虽然都跨行，只有一人跟她有情；是这情区分了两个人物。他说：

「我替你画一张像好不好？」

她万想不到见面不到一天，他便要画她。给人画会留下记录，绝对不行。本来以为跟他走校园可以拨开大家对她与渊明之间的疑云，现在似乎反而因此惹了祸，说：

「我不配，你去画李亚冰和善文娟罢！」

他把画好的素描在她眼前一晃，她失声说道：

「你在甚么时候偷画了我？」

「在宿舍里！」
「我不信。你还给我，不还我以后再不理你⑦。」

他画慧明，本是要讨好她，现在以为把画送给她，她便会喜欢上他，因此说：

「我本来就是画来送给你的。」

用一个纸上的她换一个活生生的她，有甚么不划算？她呢？回宿舍以后，把画捏成一团，仍不放心，终于把它撕得粉碎。唉，情不是理，一旦缺乏默契，甚么都补救不来。

他跟她分手以后，心里十分高兴，回到宿舍，与常小齐攀谈起来，说：

「我在追慧明！」
「你不查一查人家是否已婚！」
「已婚也要追！」
「看来你是一见钟情了！」

「我该怎么办？」

「你的点子多，不必我帮忙。不过，好女孩不喜欢快。你几度追不上女孩子，可作前车之鉴。」

「你慢慢追，追上了善文娟，还不是吵吵闹闹。我喜欢法国人的浪漫。浪漫的人敢爱，爱是无罪的。」

「我说不过你。但你不应拿我来开心。」

彭一中不再说话。但他只是不再跟常小齐说。晚上和别的同学一道儿去校门外宵夜，跟大伙儿宣布他爱上了慧明。不认识她的同学免不了问长问短，转瞬消息传开，她又多了一颗卫星∣∣在西安的卫星。

亚冰呢？她回宿舍以后，又倒睡床上。在外无亲，不觉伤感起来。有人说上天是公平的，女孩因生育带来不便及痛楚，但多活几岁，算是补偿。只可惜这公平是群体的，在女儿事上，她显然比一般女孩痛苦，半睡半醒，睡够仍睡，显得十分无奈，直到善文娟和慧明关灯入睡，仍然在床上思索，思索中忽然有人粗暴地捶门。善文娟吩咐过她及慧明，夜里不可出声，不可应门。门声再响，外面有女人声音，说要查房。善文娟和慧明都被惊醒。房内并无藏身之地，善文娟只好开门，那女子冲进房间，骂道：

「查房不开门，是不是藏了男人？」

说完便到床位上搜查，先摇亚冰，亚冰经不起风霜，禁不住哭了起来。慧明起床解说：

「我们是外地来学习的，一时找不到地方住，暂时住在这里。」

女人骂道：

「谁都会这么说。罚款，明早给我搬出去！」

两人理亏，只好乖乖地交钱，第二天清晨，搬了去二十三栋楼住。这里比宿舍略大，但也没私人洗澡间，而且住客来自四方，慧明决定搬水回房洗澡，亚冰不想在别人面前亮身，回方家换洗。

【评注】
1 下禁制令了！

2 方教授夫妇脸色一定不好看。

3 把渊明的八万美元「滚」掉！

4 学校里的教授都想钻营「公私之术」，怎样为人师表？

5 作者藉一中重新皴染慧明，染至骨处。

6 心中有此念，才怕别人知道。

7 画又不是你的，如何说「还」？


